
♣ 王西亮

光荣的称呼
君子和而不同

太行晨曦太行晨曦（（油画油画）） 毛本华毛本华

暑假期间，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北京图书大厦
一层共享空间内座无虚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全网
粉丝超7200万的“我是不白吃”IP联合打造的《不白
吃漫话西游记》新书发布会在此举行。这场线上线下
同步进行的文化盛会，不仅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到
场参与，更通过直播平台让全国各地的读者共同见证
了这部创新漫画作品的诞生。

《不白吃漫话西游记》所依托的蓝本，正是人
民文学出版社传承了近七十年的《西游记》的经典
通行本。它以现存最早的明代世德堂本为底本，
经黄肃秋先生等前辈学者精心校注，是几代读者
心目中无可替代的经典读本。编辑对书中大到故
事节奏、情节详略、人物塑造，小到一句对话的现
代转译，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在视觉呈现上，创
作团队和编辑团队经历了无数次的碰撞、打磨、修
改，甚至是推倒重来，从人物造型设计到分镜节奏
进行反复的推敲，力图为孩子们构建一个看一眼
就想钻进去的沉浸式的西游世界，为孩子未来阅
读原著架起一座桥梁。

该书核心主创之一边启文通过现场大屏幕上
的众多角色图片，展示了角色设计的演变过程。
他透露，孙悟空形象历经十几稿的修改，最终在保
留“雷公嘴”“火眼金睛”等经典特征的同时，巧妙
融入了“不白吃”标志性的萌趣风格；沙僧在原著
中身高近四米，漫画中把他和其他角色同框就有
一定困难，于是他设计了“蹲身对话”“局部出框”
等分镜技巧进行艺术化处理；就连配角如土地公，
也借鉴了年画造型，使其既传统又新颖。

孩子在接触四大名著时，首先接触的往往是《西
游记》。《西游记》之所以成为成年人和孩子都喜爱的
经典，在于其蕴含的“成长叙事”具有“普世价值”。就
像哈利·波特要去霍格沃茨学艺，桃太郎要组队打妖
怪，这是全世界孩子乃至成年人都爱看的英雄成长的
故事。四大名著原著对于小学低年级孩子来说理解
难度极大。《不白吃漫话西游记》通过生动的漫画形
式，有效拆解了原著厚重的文字壁垒，使低龄儿童也
能轻松接触并理解《西游记》这一经典故事，极大地降
低了名著入门难度。

荐书架

♣ 张 宇

《不白吃漫画西游记》：画笔为桥叩响童心之门

七月天，日头毒得能点烟。草棵子里南瓜秧子、丝瓜藤子、瓠瓜
蔓子，跟撒癔症似的疯蹿。年年开春奶奶在房檐根底下、粪堆旁边点
瓜籽。瓜秧子贼精，篱笆缝、烂草窝、土坷垃堆，见缝就钻。蛙虫吵得
人脑壳疼的时节，这些藤蔓早缠成了疙瘩，卷须子活像饿急眼的绿爪
子，不管不顾地瞎扑挠。清早露水珠子压弯草叶，“啪嗒”一声碎在泥
里，南瓜花开了，丝瓜花开了，瓠瓜花也张了嘴——乡下人的日子，就
靠这点黄花绿叶衬着。

南瓜秧子最泼实，在乱草丛里爬成一片，那花金灿灿的，摊开来
好似娃儿肥嘟嘟的手掌心。花芯子顶着厚墩墩一层黄粉，蜂子一头
攮进去，“嗡”的一声，钻出来时浑身金末子，倒像刚从面缸里滚了一
遭。丝瓜花就娇贵些，得攀着秫秸架子长。风一过，满架黄花乱哆
嗦。奶奶天蒙蒙亮就钻藤架底下，麻利儿掀藤蔓翻检：“这朵谎花！
光喝露水不坐胎！”她指尖一掐，花梗脆生生断了，“丝瓜花娇气，日头
一冒尖就打蔫，得趁凉快拾掇！”

摘回的瓜花眼见成了席面。奶奶炸南瓜花最馋人：蘸满了面
糊，往滚油锅里一送，“嗞啦——噗噜噜”，眨眼工夫鼓成个焦黄小灯
笼。咬破酥皮，里头嫩花瓣裹着清甜汁水，烫得人舌尖乱跳，又忍不
住紧赶着咬下一口。丝瓜花清炒是另一番滋味，铁锅烧得冒青烟，
蒜片儿炸得焦黄，花瓣下锅翻两下就透了亮，薄得能看见锅底纹路，
倒似粗瓷碗里漾开的清水墨。最省事的是煮面条，白浪头将滚未滚
时撒把南瓜花进去，清汤白面顿时浮起星星金黄，灶屋里顷刻盛不
下那股鲜香气。

瓠瓜花有个诨名，农村人唤它“夜开门”。白日里花苞垂着，活像
挂了一架青皮小铃铛。日头一栽进西洼地，这花苞倒像得了令，“噗”
的一声就在晚风里张开了怀。花瓣雪白，铺排在黑黢黢的夜色里，亮
得晃眼。若碰着月亮地儿，花影能摇到土墙上，活像一出哑巴皮影戏。

瓠瓜花性子慢，开得悄没声息。南瓜花张扬，丝瓜花娇气，它偏
不争不抢，天亮前自个儿就悄悄收了摊。奶奶嘟嘟囔囔地说：“瓠瓜
花是个倔驴，人家赶早集，它偏去逛夜市！”

后来在发黄的书册里撞见，瓠瓜花竟顶个雅号叫“夕颜”！还有个
姊妹叫“朝颜”，指的是木槿花。花如人面，这名号倒像是说薄命女
子。“朝颜”是个急性子，天亮就探头，不到晌午就败了；“夕颜”能熬，偏
要踩着日头落山才露脸。可管你急管你慢，末了都躲不过个“谢”字！

夏日的瓜花，开开谢谢，跟人喘气一样自然。到了时辰就亮嗓
子，时辰一过便收场，多一会儿都不贪恋。“朝颜”“夕颜”，横竖都是露
水命。瓠瓜花的花语倒好——说“短得很，又金贵得很”。可不就因
为短，才得抠着指头数时辰，嚼烂了咽下去吗？

如今在城里的菜场角偶见瓜花，我也捏几朵回家。照奶奶的法子
过油锅，面糊里的南瓜花也“嗞啦”作响，可嚼在嘴里，咋也嚼不出当年篱
笆墙根下的日头味。差的是味吗？差的是耳朵眼里再没钻进过蜂子
撞进花芯那声闷响，差的是鼻尖再没沾过带着露水气的藤蔓腥儿。

♣ 薛宏新

夏日瓜花亦烂漫
知味

军魂永铸

♣ 杨德振

魂牵梦绕的军旅生涯
“八一”建军节到来，我心潮澎湃，思绪

万千。火热军营的过往片断不停地在脑海
里翻转，犹如大海的波涛一浪追着一浪，完
全停歇不下来。

1982年，迤逦的大别山刚入冬，我们
麻城100个农家子弟经过层层选拔，光荣
入伍，来到海军陆战队第一旅。面对陌生
的环境、酷热的气候、生活习惯的差异、高
强度的训练，我们没有一个兵气馁、懦弱，
都咬紧牙关，完成了由“民”到“兵”的变
化。5公里越野比赛，我拿了全营第二；在
步枪100米射击考核时，我拿了全营第一，
五发子弹，命中49环；我先后当过工兵、通
信兵、文书，还下到厨房当过一段时间的

“火头军”，天天揉面做馒头、烧火、煮饭、炒
菜；后来进入旅部机关，当上了保密员，保
管陆战队队旗和各种文件。

业余时间，我还兼职当起了报道员，最
后，更是“副业”干倒“主业”：从1985年开
始，我每年在军地报刊发表文章四五十篇，
最多一年120多篇，为此，部队连续4次给我
记三等功。

人生的高光时刻在勤奋、刻苦和磨砺
中到来，喜报先后4次寄回老家时，小山村
沸腾了，4次被喧嚣的锣鼓声淹没，县里、公
社专门来送喜报，场面隆重而又热烈，人们
奔走相告，喜气洋洋，爷爷和父母亲更是欣
喜若狂，他们赶快买来香烟、鞭炮和白砂
糖，迎接送喜报的干部，打糖水给众多乡亲
们喝……那份荣光与记忆至今在家乡老人
们的心中盘存和闪烁。

后来，我转业进入广州，成了国企干
部，家也安在了广州，身处繁华闹市，我的

“军心”未变，“军魂”永在。关于军队的一
切信息都会牵动我的目光和神经，关于军
人的使命与行动都会引起我的联想与回
忆，尤其是经常做梦，梦牵军营和战友、大
海和军旗……

前年3月份，趁出差到湛江的机会，我
专门抽出时间去寻访老部队，寻找新兵连
艰苦训练、洒下汗水的地方；更早的时候，
我还带父母亲和岳父母去海南旅游，带他
们寻访了我当通信兵时的训练场和营房；
望着营房周围四处的大山，父母惊讶了，当

我告诉他们，就是在这里训练时被海南岛
第二大毒蛇竹叶青咬伤的时候，他们的眼
睛更是瞪得大大的，4位老人流露出紧张而
又怜爱的目光……正是这样不怕艰苦、不
避风险、甘于奉献、勇毅前行，铸就了一个
坦坦荡荡、铮铮铁骨的军人。

离开部队20多年，这些年来，我还同
全国许多战友保持热络的联系和密切的
交往，上至将军，下至士兵，天南海北，心
归一处；其中有 1988年“3·14”南沙海战
指挥长和战斗英雄，有扶持、帮助我走上
写作之路的耄耋之年的老编辑、老社长，
还有培训我专业技能、教我做一个合格士
兵的老连长、老班长……在老家，还完整
地保存着1988年恢复军衔制后所发的第
一套军装；在广州的家里，那4枚闪闪发光
的军功章，我时常拿出来擦拭和观赏，并
给儿子、侄子们展示，我多希望他们像父
辈一样，也穿上军装去报国，赓续那份永
不褪色的荣光。

转业这些年来，我把军队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也带到了工作中，不怕吃亏吃苦，乐于

奉献，做人正直，做事果断坚决，雷厉风行。
档案里装进的各种奖励不计其数，这些都是
嘹亮军号激励的结果。

工作之余，我还笔耕不辍搞创作，歌颂
伟大的党和祖国、赞美身边的好人好事，讴
歌人性的真、善、美；尤其是这些年来，我先
后创作一系列怀念军营、歌颂人民解放军
的篇章，诸如《穿上军装去报国》《退伍兵的
故事》《从军路上》《蔚蓝色的大海》等，从不
同角度讴歌人民解放军甘于奉献、不怕牺
牲的英雄主义情怀和精神内核；每次有文
字见诸各类报刊，那份喜悦比获得高额奖
金还要开心。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前
几天，看到军队征兵工作开始的消息，我
马上给老家村里的亲戚发微信，动员侄孙
子去报名参军。我想，军队不仅是锻造人
的大熔炉，更是“高、大、上”的“美育学
校”，只要进入军队这所美育学校，思想更
纯粹，灵魂更高尚，才华更容易展现，人生
价值更高，我希望后辈们的花样年华更加
灿烂绚丽。

钩稽史籍，“同志”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说“同门曰朋，同志
曰友”。后来的文献如《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
志”的表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则出现于《后汉书·刘陶传》中。
以此算来，“同志”一词已有 2000 多年历史。

这里的“同志”是志向和情趣相同的意思。古典文学名著《红楼
梦》第 120 回中亦有“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
寞”的话，其意大抵与上相近。

将“同志”之义古为今用，引申为政党成员之间的特定称呼，至今
也有百年之久了。据史料记载，早在 1920 年，毛泽东和其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同学、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的通信中，即用了“同志”一
词。中共一大的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
的党员者，不分性别，不分国籍，经党员一人介绍，都可以接收为党
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一规定既有传统文化背景，也是效法苏共
的做法。而孙中山早在成立同盟会之初，所制章程里就规定：会员
之间以同志相称。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党员之间公务、公文
来往都是一律互称同志。由此可见，“同志”一词无论从其本源意义
抑或从引申意义上理解，都包含了志同道合、为一个理想共同奋斗
的意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同志”成为共产党人之间纯
洁而神圣的标称。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岁月峥嵘，一声“同
志”，既是“亲人”的代名词，更是温暖、希望、信心和胜利的象征。凡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都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姓名后
面缀有“同志”二字，就意味着是组织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可以生
死相依、荣辱与共的战友。

“同志”之称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也一直备受党的领袖和各
级党组织的关注。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党内官僚风气渐盛、党内“同志”之称
淡化的现象，毛泽东同志于 1959 年 8 月 3 日专门给刘少奇、周恩来及
中央办公厅同志写信，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相称。1965 年和 1978
年中共中央两次发文，强调党内互称同志。1980 年 2 月，党的十一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要
求“党内要互称同志，不称官衔”。2016 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
明确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不只在中央层面，一些地方党委如上海、哈尔滨、济南等市委也
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先后专题发文，强调“党内称同志”的重要性。特
别是 2025 年 7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称呼与风气》一文，强烈呼吁

“同志”之称重归社会，重归主流！“同志”一词又一次冲上热搜，成为
举世关注的话题。

一个时期以来，“同志”一词在不少人心目中渐行渐远，成为落
伍、不时尚甚至有损于“身份”的过时东西，而彼此之间代之以老板、
老总、哥们儿或者张局、刘院、李所相称，除了干部职务任免公示和
领导讲话的开场白中，或者遗体告别时的生平简介里程序化、礼节
性出现之外，“同志”的称呼好像已经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了，记得数
年前曾读到一则媒体评论，说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可能只记得自己
有两种情况被称为同志：一是在自己的任职文件上，二是自己犯错
误受处分的决定中。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黑色幽默味道的现象，折射
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观念淡薄、三观扭曲的社会现实。尤其令人
惊诧的是，现在打开手机网络，“同志”一词竟被同性恋之类病态、丑
陋的东西所霸屏。这种现象既是对“同志”一词圣洁内涵的玷污，也引
起了正直的人们的警觉和警醒！

很多老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个人数占全国总人口十四分之
一的大党，1亿多党员，任由自己使用了 100多年的光荣称呼边缘化甚
至弃而不用，转而去追逐崇尚那些庸俗的东西，感到心疼难受！

党内称同志，之所以被淡化，在有的党员干部身上被打上商业、
江湖的烙印，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原因，但究其根本，一
是官本位意识作祟。官做大了，社会地位高了，就要显摆，别人叫自
己的名字或称声同志听着心里不舒服、没气场。

党内称同志，不仅是一种民主的象征，也是全体共产党人秉持共同
理想信念、为一个目标齐心奋斗的标志。如今，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党
内称同志”，意义非同寻常。作为泱泱亿万大党的一分子，我们热爱和
珍惜这一亲切、圣洁的称呼，我们真诚呼唤：久违的“同志”，归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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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灯下漫笔

♣ 刘诚龙

朱熹理学也是三人爱三人嫌，爱之若
蜜糖，不爱若砒霜。后人骂朱熹的多，还
多有破口大骂者。有评朱熹是上流，有骂
朱熹是下流。朱熹嘴巴已塞黄土，阁下骂
得起劲，不是神勇，他不能起身跟你对骂
了，你恶骂算啥子本事嘛。

朱熹理学，后人有不喜，时人也有不爱
的。叶适常跟他对阵。叶适是浙江温州
人，科考曾中榜眼，是南宋永嘉学派大将，
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他是官人，是作
家，还是学者，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人
称水心先生，其学称水心之学。也是个社
科课题吧，古之官者竟多作者，更竟然的，
还多学者，这可称古现象吧，值得考古。

官者是作者与学者，是考古事，且不
说。一门学问以一个人来命名，这学者在
学术史上的地位绝对可观。有人概括，水
心之学要核是两个字：功利。任何一门学
术，若有人只用一两个字或者一两句话来
概括的，都是靠不住的，但也可以描其大
概。以朱熹名字命名的朱熹理学，也有人
以两个字来概括：道义。一个大讲功利，
一个专讲道义，很多人便将功利与道义当
了绝对反义词，正如常把道德与制度作敌
我，有我无他，有他无我，脑筋一根筋思维
的都是一种非此即彼思维，其实呢，制度
与道德是饭与菜，大可兼容，大可互补。

朱熹相对而言有些绝对，他强调道

义，排斥功利，只讲精神文明，不讲物质文
明。存天理灭人欲，便是其思想大端。叶
适对朱熹此论不以为然，“既无功利，则道
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叶适措辞也厉焉，直
说朱熹学术“乃无用之虚语”，对阵之意是
明显的。叶适出语是陈述句，不是反问
句，没说“既无功利，则道义岂不为无用之
虚语乎”？这就可见叶适观点虽然鲜明，
情绪并不太激烈。鄙人有个小发现，论敌
间喜欢用“乎”者，不可与交，不可与论，其
多半是心胸偏狭情绪极端者，自以为真理
罗汉，理论君主。论战若遇爱“乎者”，可
以挂免战牌，退出舆论战场可也。

叶适所谓功利，非指我们狭义功利
心，套现代学术用语是，强调物质文明，强
调经济建设，先讲物质后讲精神，“物之所
在，道则在焉”，行之于具体政策就是：“通
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
币。”这对千年以来的重本抑末也是一种
反叛，叶适看来，农为本，自然要以一号文
件来支持，但工与商不能抑，也当扬。温
州成商业之都，原来千年前就有叶适做理
论先驱了。不过叶适是道义与功利兼容
论者，把功利与道义当水乳，不当水火，他
观点是：“道不离器，义利并行。”

叶适理论更接近现代“常识”，却并不
合古代“常识”，古之千年“常识”，不是叶
适的“利学”，而是朱熹的“理学”。朱熹理

学盛行千年，却在当时也是几起几落，一
时树为正论，一时斥为伪论，反复多次，

“道学之徒，假名以济其伪，乞摈斥勿用。”
宋朝多次真不用。这里可见，谁也别把自
家之理当永恒之理，昨天对，今天未必对，
今天未必对，明天有人又说对了。理论还
是保持谦卑品质为上。

话说的是朱熹理学被斥为邪学，一些
邪人打了鸡血，打倒学术，打倒学术人，蔚
然成风，在他们看来，打倒学术的妙法与捷
径是打倒学术人。朝廷斥朱熹之学为邪
学，有个叫林栗的跳将出来，大打出手，对
朱熹一手观点争持，一手人身攻击，要把朱
熹斗垮斗臭，再踏上一只脚：“熹本无学术，
徒窃张载、程颐之绪余，为浮诞宗主，谓之
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生数十人，习
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
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
俾之入奏，将置朝列，以次收用。而熹闻命
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生迭为游说，
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
除郎，而辄怀不满，傲睨累日，不肯供职，是
岂张载、程颐之学教之然也。”

有人对论敌出手了，可以坐大师椅上
喝茶，抽烟，笑眯眯地幸灾乐祸，乐见论敌
垮掉。叶适与朱熹多有异见，两人唇枪舌
剑，战过很多回合。林氏如此恶骂朱熹，
更心理阴暗，暗藏毒箭，“既经陛对，得旨

除郎，而辄怀不满”，这话毒呢，说朱熹对
皇上“辄怀不满”，这刀子可是要命的。看
到林栗出恶腔，叶适已不齿他，看到林栗
下毒手，叶适站出来，为论敌朱熹说话了，
首先点明：“栗劾熹罪无一实者，特发其私
意而遂忘其欺矣。”公论之间，夹杂私货，
借皇家权力打击学术论敌，“栗为侍从，无
以达陛下之德意志虑，而更袭用郑丙、陈
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
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祸，何所不有。
伏望摧折暴横，以扶善类。”

林栗是宠臣，朱熹是霉臣，一直谈
功利的叶适不功利了，他来道义了，可
见 叶 适 之 功 利 不 是 阁 下 所 指 的 功 利
心。叶适是讲道义的。叶适与林栗道
更同些，他却不相与谋，叶适与朱熹道
不同，他却相与谋。叶适所以如此，是
看不得小人之心。观点争持，绝对支
持，人身攻击，绝对反击。以害人方式
去搞学术批评，叶适忍无可忍，不想再
忍，他对林栗毫不客气。

观点可以不同，人品必须一致，一致
建立在君子人格上。有人以为假观点之
争，就可以骂人，就可以害人，叶适不以为
然，小人来当士子，害死人，士子只合君子
来做。学术不是藏污纳垢之藏身地，不是
疯子小人之庇护所。叶适批朱熹、护朱
熹，诠释了士子词义：士子者，君子也。

♣ 张子悦

大自然的絮语

五岁之前，我住在郑州的老城区，小区里几乎没有空余的地方留给花
草树木，楼房挤在一处，走出单元门便直面吵闹的街道。

搬到郑东新区的新家时，幼小的我有种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惊奇，这
浓郁深邃、层层叠叠的绿色让人眩晕。不只是绿地，还有河流，水面不再
是独属于公园的风景，从小院里架着精致拱桥的一线小溪，到垂柳间掩映
的河流，无不吸引着放学路上的我。

那时，我总在花草间、河面上，甚至水草丰茂的河底搜寻着生命。绿
色的、灰色的蚱蜢，头顶羽冠的戴胜鸟，蹦跳前行的小麻雀，在灌木的阴影
中闪烁着黄绿色眼睛的猫儿，以及在水草间迅速穿行的灰色小鱼。但是，
我总梦想着有更神奇的动物出现。拖着长尾巴的狐狸，摆动着大手掌从
土地里突然冒头的小鼹鼠，巨大到能够在跃出又落入水面时激起水浪的
大鱼，在水面上曲颈遨游的天鹅。后来，我明白了那种神秘感来自何处，
这是属于荒野的动物，他们来自一望无际的原野与森林。它们在危机四
伏又无比自由的大自然中生存，人类这布满水泥路面，满是汽车与高楼大
厦的世界不适合它们。

可是城市与自然真的无法相融吗？当绿意与水面渐渐地在坚硬规整
的道路间生长起来，当天空不再弥漫烟囱吐出的滚滚烟霾时，大自然的裙
摆开始拂过这座充满绿意的城市，而水边、花草间，一些属于原野的爪印
也不时闪现。

最先出现的，是家后河道上盘旋的鸟群，仲秋时节，这些向南方温暖之
地迁徙的鸟儿在这片美丽宽阔、树木茂盛的水域歇脚、觅食。它们成群地
在河面上飞舞，不时地贴近水面，脚爪带起一线水波，而后猛地将头扎入水
面，再次露头时喙间已叼着一条银光闪闪的鱼儿。

渐渐地，初夏的湖面上，出现了天鹅的身影，它们在湖边的高草或小洲
间为家庭添了新成员，毛茸茸的灰色“丑小鸭”。天鹅父母一个领头，一个断
后，中间夹着几只小崽，在湖面上游行，偶有看客靠近，大天鹅便叫着冲上岸
来，展开能飞上千米高空的巨大翅翼，用力拍击着，吓退高大的“捕食者”。

而最常出现在城市绿地中的动物，除各种毛色的猫儿外，要数圆滚滚
的刺猬。刺猬仗着一身会外翻抖动的利刺，无所畏惧地目空一切，敢于出
现在公园和小区的小路上、台阶上，竟然在路上大摇大摆地前行，灰褐色
的四个小脚在一身尖刺下急匆匆地迈动着。黑黑的小脸上，细长的小鼻
子和黑溜溜的眼睛都抖动着，嗅闻食物的气息。当它们静息时，似乎变成
了一个谁也无法打开的秘密，封存着大自然的絮语，像一个落在林间的果
实，却不等待任何人拾取。

无数次走在公园或小院的归家之路上，我与刺猬狭路相逢，它们总有
着童话主人公的镇定与自信，从容不迫地盖上被子睡在草丛间，或在树丛
的边缘穿行。看着这有着自己生活轨迹的小家伙，我想，自然已渐渐与城
市共生，带着自己的绿意与节律在城市中栖居。

多希望，以后有更多神秘的动物能够渐渐从动画片和童话书中走出，
在河流上、绿地间行走，走进孩子们的童年。

人与自然


